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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鸿铭，翻译家、文学家。名汤生，自号汉滨读易者。祖籍福建同

月年 日（清咸丰七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八日）生于马来西亚安。

槟榔屿。

辜鸿铭幼年接受西式教育。 年，他随义父布朗（英国人）夫妇

前往英国游学。在养父的培养下，他对语言、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人文学

科产生 年，他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，师从卡莱尔，了浓厚的兴趣。

专攻西方文学。 年，他以优异成绩毕业，获得文学硕士学位。随后去

欧洲大陆学习，得莱比锡大学工科文凭。 年，他从英国回到槟榔屿，

任职于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。 年，他与撰写《马氏文通》的马建忠

相遇，深受影响，转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。 年，他到广州，进入两

广总督张之洞（后任湖广总督）幕府，担任洋文案（秘书），处理翻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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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交事宜。 年，他兼任武昌自强学堂讲习。

郎，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督办。 年，他被清廷列为“游学专门”一

等，赏给文科进士，位第二，列严复之后。 年，他担任上海南洋公学

监督。 年 月，他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门教授，讲授英诗和拉丁语等

课程。 年 月，他应日本大东亚文化协会邀请赴日讲学，达三年之

久。 年初，他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，未到任。

年 月 日， 岁。辜鸿铭在北京病逝，终年

辜鸿铭精通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、希腊语，推崇儒家学说，反对新文

化。著有（尊王篇》（英文）、《张文襄幕府纪闻》、《中国牛津运动故

事》、《春秋大义》（英文，即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）、《呐喊（）德文）、《辜

鸿铭讲演集》、《读易草堂文集》等，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；译有《痴

汉骑马歌》等；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，将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等译为英

文，在西方流传甚广。

年，他担任外务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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巧妙答房东太太

辜鸿铭早年在英国读书时，阴历每年冬天，必在自己的

房间里备下酒馔，遥祭祖先。英国房东太太等他叩完头、祭拜

完毕之后，笑嘻嘻地揶揄他说：“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

你的祭品呢？”

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：“就在你们的祖先嗅到你们所献

的鲜花的时候。”回答得诙谐隽永，令人会心解颐。

倒过来看英文

辜鸿铭有一回在英国乘公共汽车，车上一群英国人趾高

气扬，脸上露出瞧他不起的神情，他不动声色地掏出一份报

纸来看。

这群英国人一看，个个笑得五官挪位：“看看这个大老

土，连英文都不懂，还要看报！你瞧，他把报纸都拿倒了

辜鸿铭等他们笑罢，不慌不忙，用流利的英语说道“：英

文这玩意儿太简单，不倒过来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！”

这群英国人大惊失色，等车一停就赶紧下车了。

看不起洋顾问

辜鸿铭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中充当洋文案（外文翻

译）时，幕府中也有外国人充当顾问。辜鸿铭认为他们水平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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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不是太高，根本看不起他们。

有一天，一个外国顾问为了起草文件，来向辜鸿铭请教

一个英文字的用法。辜鸿铭听后一句话不说，走到书架上抱

了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，“啪”地一声丢在外国顾问的桌

子上，说“：你自己查去。”弄得外国顾问很是尴尬。

发奋读书

有一次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做寿，府中大宴宾客。一帮文人

聚在一起高谈阔论，辜鸿铭也在席间大谈西方学说。谈兴正

酣时，他突然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在一旁一言不发，而且

面有不屑之色。辜鸿铭忍不住问道：“沈公为什么一言不发

呢？”沈曾植轻描淡写地答道“：你说的话，我都懂，但是你要

懂我的话，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！”

这番话对他刺激很大，记忆犹深。他知道自己对中国传

统文化的了解还很不够，就向张之洞请教。在张之洞的支持

和点拨下，辜鸿铭的学识日益精进。以后，他逐渐扩大范围，

四部书、骚赋、诗文，无所不览。

二十年后，辜鸿铭再次见到沈曾植，他让人把张之洞的

藏书一部一部搬到沈的面前，沈笑着问道：“你这是做什

么？”辜鸿铭拱手施礼说“：请教沈老前辈，哪一部书老前辈

能背的，我不能背？老前辈能懂的，我不懂？”

”与“

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中做洋文案之余，兼任对外贸易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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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方面的督察工作。在上任看公文的第一天，他见外国来的

公文中称中国货为“土货” ，大为不快，立即

”改成“ 。他认为“将“ ”一字含有“生番

野蛮不化”的意思，非洲、美洲、澳洲土人固然可以这样形

容，中华乃泱泱文化大国，所产的货物怎能以“土货”称之，

应当称为“中国货”

同僚中有人对此举大为激赏，也有人大不以为然，说是

”一字习用既久，外国客户恐怕难以接受“

这一新名词。

辜鸿铭瞪着眼睛，大声骂道“：积非成是！奴隶思想！就

算抚台把它改成 ，我也照样把它 ”翻成

“呜呼哀哉，尚飨”

有一次，辜鸿铭应邀出席湖北自强学堂的开学典礼，全

省官员以及教员学生百余人参加。典礼一开始，学堂监督梁

鼎芬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篇颂词，叫一个日本归国留学生站

在台前高声朗诵，对上至张之洞总督、下至学堂的各级上司

歌功颂德。其颂词之谄谀肉麻，令在座的辜鸿铭浑身不自在。

那位留学生终于朗诵完毕，辜鸿铭马上接着说：

“呜呼哀哉 ”！尚飨

声音古怪又响亮，整个会堂顿时哄笑如雷，肃穆慷慨的

气氛荡然无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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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长多种外语

有一次，张之洞邀宴来访的俄国皇储一行于晴川阁。辜

鸿铭以法语周旋其间。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俄国皇储与

希腊王子私下用俄语嘀咕，意思是当晚还有他约，宜节量。没

料到他们的话音刚落，辜鸿铭当即对他们说：“此餐颇合卫

生，还望贵客尽兴尽量才好。”客人十分惊异。

张之洞吸鼻烟，希腊王子感到好奇，忍不住用希腊语问

俄国皇储，说主人鼻上所吸何物？辜又马上将此语转告张之

洞，张随即把鼻烟取来，递给希腊王子。皇储和王子更加惊

奇，深感中国藏龙卧虎，小觑不得。不久，当他们得知辜鸿铭

所显露的还是其不太擅长的外文语种时，更是惊诧莫名，骄

傲之心大为收敛。

临行之前，俄国皇储郑重表示，若辜鸿铭有机会到俄国

游历，他一定会以上宾敬待。他还特意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

金表，赠与辜鸿铭。俄国皇储后来抵达上海，逢人便说“：汉

上见张总督，有辜某所通语文至博，各国无此异才。”

向外国人推广孔孟之教

有一次，日本政客伊藤博文来华，到武昌游玩，恰好辜鸿

铭的英文《论语》译成，便送了一部给伊藤。伊藤说“：听说

你素精西学，难道还不知孔孟之教，能行于数千年前，不能行

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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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随口答道“：孔子教人的方法，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

除，数千年前，其法三三得九，至今二十世纪，其法也仍是三

三得九，不能三三得八的。”

伊藤无言以对。

《爱民歌》

年西太后 岁寿辰时，大小官员大搞祝寿活动。辜所

在的两湖总督府衙门自然也不例外，请来各国驻汉口领事及

学界军界要人们，开怀畅饮，尽情消受。为了给大家助兴，席间

还伴奏西乐，反复播唱新编为太后歌功颂德的《爱国歌》。

作为陪宴人员，辜鸿铭看着眼前热闹而又奢华的场面，

忽然间想起了官衙外老百姓们的辛劳与悲苦。他颇有感慨地

对邻座的梁鼎芬说“：唉，现在满街都在唱《爱国歌》，却没

有人唱《爱民歌》的！”

梁鼎芬听罢，对他戏言道：“你何不试着编一首唱唱

看。”

辜略一伫思，脱口“：我已得佳句四，梁大人愿意听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梁某应声道。

这时，只见辜鸿铭摇头晃脑，一字一句地大声念将起来：

天子万年，百姓花钱；

万寿无疆，百姓遭殃。

闻听这惊人的十六字打油诗，满座一片哗然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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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之教的好处

有一次，他应邀参加一个外国朋友家的宴会，来客中只

有他一个是中国人，众客人便推他居首座。席间，大家谈到中

西之教问题，主人一向了解辜鸿铭的崇儒思想，有意活跃气

氛，笑着对他说“：辜先生，你是一贯尊孔的，你说说孔子之

教到底有何好处呀。”

话音刚落，辜鸿铭便笑呵呵地接道：

“刚才诸君你推我让，不肯居首座，即是孔子之教。若照

竞争原理，以优胜劣败为主，势必争到胜败决定后，才能举

箸，要是这样，恐怕咱们今天这顿美餐，就谁也别想吃到嘴

了！”

如此恰当的现身说法，直听得满座洋人点头称是。

鄙视袁世凯

年，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大吏同人军机。在一次

宴会上，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“：张中堂是讲学问的，我

是不讲学问的，我是讲办事的。”

袁世凯的一个幕僚以为袁氏得意之谈，特地将此语转述

给辜鸿铭。他听后，语带讥讽地回答说“：诚然，然要看所办

是何等事，如老妈子倒马桶，固用不着学问。除倒马桶外，我

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。”言下之意

是袁世凯不学无术，不会给国家和朝廷办好事，毫不掩饰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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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袁世凯的厌恶鄙视之情。

民初文坛“三大贤”

严复（又陵）、林纾（琴南）、辜鸿铭三人都是中国传统

文化的坚决维护者，都以其翻译著名，而且又都是福建人，因

而在民国初年，被中国译述界称为“三大贤”。

虽然他们都以翻译而闻名，但是三人走的路线却各不相

同。严复重在把西洋学说译介到中国来。辜鸿铭则是要把中

国思想介绍到西洋去，他学贯中西，曾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

《春秋》等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成外文，远播欧美，影响极大。

林纾虽然没有留过洋，也不懂外文。但是他在回国留学生的

帮助下以古文笔法译外国小说，风靡一时，可以说是以中国

方式推广外国文化。三人路线不同，性格各异，但是都对中外

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痛骂严复和林纾

民国初年有一天，辜鸿铭、林纾、严复三人同去参加宴

会，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识。酒酣耳热之后，辜鸿铭突然大发

怪论：

“如果我有权在手，必要杀两人以谢天下。”

有人问他是哪两人？他回答说：

“就是严又陵和林琴南。”

严复假装没有听见。林纾也不生气，反而和颜悦色地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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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：

“这两个人如有什么开罪阁下之处，还望阁下念同乡之

谊，手下留情才好！”

不料辜鸿铭却勃然变色道：

“严又陵所译的《天演论》，主张物竞天择，于是国人只

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，以致兵连祸结，民不聊生。至于林琴

南译《茶花女》，一班青年就只知侈言恋爱，而不知礼教为何

物。假若不杀此两人，天下安得太平。”原来，他不能原谅的，

乃是严复和林琴南破坏传统文明所犯的“罪过”。

面对辜氏之骂，严、林二人无言以对，只好默不作声。

总统赏钱逛妓院

民国以后，辜鸿铭虽然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，但

对袁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。有一天，他参加完会议，散会后收

块大洋，美其名曰“出席费”。他心知这是袁到 世凯的收

买手段，就立刻拿着这笔钱去逛妓院。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每

，他个妓院里，让妓女们从自己面前鱼贯而过，每唱一次名 就

块大洋散赏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。直到 光之后，他才哈哈

大笑，扬长而去。

关于银行家的国际名言

年，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“善

后大借款”。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，辜来个狮子大张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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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六千银元，银行团考虑到他那难得的语言长才，只好答应

了。不料，辜鸿铭并不领情，聘期一到，他立即走人。临走时，

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所谓的银行家，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

借给你，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。”

一语中的，反响十分强烈。最后这句话被当成英国谚语

而收进了英国《大不列颠辞典》。

反对“改良”

辜鸿铭对从日本传入的“改良”二字极为厌恶，认为根

本不合汉语的构词规律，清末时有所谓“女子改良学堂”之

称，他直视为糟践女人的名称。民国初年，一般中国人对“改

良”二字早已习以为常，他却对此不以为然，一直耿耿于怀。

刚入北大那年，在开学典礼上，他借题发挥说：

“现在的人做文章都不通，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，

譬如说‘改良’吧，以前的人都说‘从良’，没在说‘改良’，

你既然已经是‘良’了，你还改什么，你要改‘良’为‘娼’

吗？”

闻听此言，台上台下前仰后合，哄笑一片。

斥无形辫子

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时，第一节课一走进课堂，同学们

见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，忍不住哄笑起来。

辜鸿铭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，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了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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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“：你们笑我，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。

我的辫子是有形的，可以剪掉。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

子，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。”

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，以后上课再也没有人笑话

他。

照片风波

有一年，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去求见辜鸿铭，请给一张

照片，说是要放在同学录中，作为纪念。

不料，辜竟火冒三丈，说“：我又不是娼妓，用照片干什

么？如果真的肯花钱，为什么不做个铜像作为纪念呢？！”

学生被搞得莫名其妙，只好走了。

掩饰写错字

辜鸿铭虽然擅长多种外语，但是中文却不怎么样。他上

课写中国字时经常多一笔少一笔的，惹得学生暗暗发笑。

有一次，他讲授《晏子春秋》，不小心把“晏”字误写成

“宴”字。学生当即向他指了出来。他很是窘迫，一边纠正，一

边自言自语说“：中国汉字真讨厌，‘晏’与‘宴’不过是把

‘日’的部位上下换了一下而已，字义就大不同了。英语中就

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。”

学生中马上有人站出来，指出英语中也有，比如“

（上帝）”倒过来写就成 （狗 ）”。了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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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鸿铭自诩中英文俱佳，不料被学生将了一军，耸了耸

肩，不置可否。

看不起严复

有一次，辜鸿铭与他的北大同事徐子明在一起聊天。辜

鸿铭问“：你看我和严又陵比如何？”

徐子明答“：您二位各有所长，何必要比。”

“严又陵所有的本领，我可能赶得上？”

“您精通多种外文，严先生不如您远矣。”

“严又陵又有什么可以和我比的呢？”

“严先生翻译的许多东西，现在很被人推崇。”

你是说他辜颇带轻蔑地说“：啊 那几本书？”

辜鸿铭看不起严复，其实主要是不满他翻译《天演论》。

在他看来，《中庸》里“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”，就是“优胜劣

败”之意，而严复竟把它当成自己的创见，十分可笑。

尊 王

在北大课堂上，辜鸿铭常常将英文“混乱（

译为“无译为“无王”， 王党”。本来希腊文

是“政府”的意 为“无政府思，日本人译“

（主义）者”，很确切，中国人也已广泛采用。但辜鸿铭却偏

偏有自己独特的理解，他常常对学生说“：中国现在无王，所

以人人 。都是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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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，在北京大学的教员会议上，他竟公然扬言“：如

今没有皇帝，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。”气得文科学长

陈独秀差点儿晕过去。

还有一次，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，各人纷纷发言，

蔡元培校长也站起来准备说话，辜鸿铭一眼瞥见，抢先大声

说道“：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！”那种神情，俨然蔡元培

就是学校的皇帝。

称蔡元培为“好人”

蔡元培接长北大之后，奉行“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方

针。对北大原先聘用的一些有保皇思想但又有一技之长的旧

派教授仍加以聘用。

蔡氏声明说“：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、造诣为原

则，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⋯⋯本校教员中如有

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，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

之内而无涉及政治，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。”其中的

话语就针对辜鸿铭等人。对此，辜鸿铭深有体会。

因此，当“五四”运动来临时，虽然他是保皇党，却要和

蔡元培同进退。辜的理由是“：蔡元培和我，是现在中国仅有

的两个好人，我不跟他同进退，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

孤掌难鸣的绝境吗？”别人问他“好人”之说如何解释，他

答“：好人就是有原则！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，不肯做官而跑

去革命，到现在还是革命。我呢？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

官，到现在还是保皇，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，你告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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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！”

被改名“辜鸿恩”

年 月“，张勋复辟”丑剧开演后，张勋担心南方军

政两界起而反对，决定派员分赴各省做疏通工作。当时，列名

为外交部侍郎的辜鸿铭“，力任调停江浙之责”，张勋便高兴

地派他南下。

可刚到天津，就传来段祺瑞马厂誓师、兴兵讨逆的消息。

辜鸿铭一惊之下，慌忙匿居租界旅馆，静观事态。不久，讨逆

军司令部探知情报，打算照会某领事派捕协拿辜鸿铭。辜听

到消息，又赶紧“微服返京”。

回京后，张勋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，他答“：闻警中道折

回。”

张勋大怒，骂道“：你有负委托，何面目来见我耶？！”

他顿首道“：鸿铭该死，乞大帅宽恕。”

张勋又说：“你辜负圣上皇恩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呼你为

‘辜鸿铭’，老实些呼你为‘辜鸿恩’罢了！”

忽出奇兵

有一次，辜鸿铭坐火车由沈阳回到北京。火车装饰极为

豪华，由英国人经营管理，坐车的也都是外国人和有钱的中

国人。他恰巧与某个政府次长同一个包房。次长是喝过洋墨

水、啃过洋面包的法国留学生，见他长袍马褂，拖着长长的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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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俨然是一个乡下老头，嫌他给中国人丢脸，不愿与其同

住，就唤茶房要求搬入另一包房。

其时各包房都人满为患，势必与他人对换才能如愿，茶

房无此权力，就把车长找来商议。车长是英国人，不懂中文。

无奈次长英语也不怎么样，反复申述，车长仍不知所云。

正在尴尬之际，旁边的辜鸿铭操着极其流利的英语说：

“这位先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嫌我老朽，想换个房间而

已。”次长闻言大惊，面红耳赤，急忙跑到餐车坐了一宿。

“你们还没有讲完啊”

有一天，辜鸿铭正准备去红楼上课，后面碰巧跟着两位

外国女教师，她们看到辜鸿铭留着长辫子，戴瓜皮帽，穿长

袍，以为学校的国文教授听不懂英语，就在后面叽里咕噜地

用英语嘲笑他。

就在他们三人要走上红楼门口的台阶时，辜鸿铭突然转

过头来，用英文冲着两位外国女教师说“：你们还没有讲完

啊！”然后又讲了一串拉丁语 弄得她们很是尴尬。，

看不起外国教授

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，辜鸿铭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，

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常常不太客气。有一天，他戴着一副大

墨镜，拖着一条辫子，正坐在学校教授休息室，恰好一位新聘

来的英国教授也踱进来。那个英国教授见他那副怪模样，忍



第 17 页

不住用手指着他，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旁边的校役：“那老头

子是谁？”校役贴近他的耳朵，恭敬地说“：辜教授。”英国教

授笑了笑，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对方，仿佛是在取笑他那举

世无双的辫子。

这时，辜鸿铭便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，教哪一学

科。当英国教授告诉他是教外国文学时，他当即改用拉丁文

与他谈话，见对方应对不下了，他才偏着头，让眼光从墨晶眼

镜上面的空隙里看过去，故作惊奇不解地说道：“你教西洋

文学，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？”弄得那位英国教授大窘。后来

一打听，才知道他失敬的那位老头子，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

辜鸿铭。

约法三 　章

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课。上课的第一天，他拖了

一条大辫子，用红丝线系上，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

瓜皮帽，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文学院的汉花园红楼。

到了教室后，辜鸿铭首先对学生宣告“：我有约法三章，

你们受得了就来上我的课，受不了就早退出。第一章，我进来

的时候，你们要站起来，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；第

二章，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；第三章，我指

定你们要背的书，你们都要背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。”

全班同学听后，都认为第一、二章都容易对付，第三章

有点儿困难，可是大家慑于辜鸿铭的大名，也就不敢提出异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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